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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

◎小说连载 􀃊􀁏􀁖--11--
韩劲确实喝多了，但不知道哪里来了

一股磅礴的力量，支撑着他万分艰难地爬
到张老师和韩蕾身体旁，颤抖着手先后放
在她俩的鼻孔处，竟感觉都没了呼吸。心
里仿佛“轰”的再被炸了一次，韩劲霎时昏
迷过去……

苍山镇这几年借着国家扶持革命老区
的“东风”，居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春
节一连几天夜里，家家户户都燃放烟花爆
竹以示庆贺，此起彼伏。刚才手榴弹造成
的爆炸声，恰与邻居燃放鞭炮的炸响混在
一起，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直到天蒙蒙亮时，韩蕾丈夫醒来不见人，
发现韩蕾一夜未归，这才找到了爆炸现场。
眼前三人血淋淋伏倒在地的惨状，令他惊惶
发疯似地连声大叫：“救命啊！救命啊！”

很快，他们都被送往了医院。韩劲因有
妻、妹二人的舍身保护，没有直接受到手榴
弹爆炸的冲击，伤势不算重，不幸的是，张老
师和韩蕾无辜的生命就此划上了句号！

对于这起突发的爆炸伤人致死事件，
临沂市公安局非常重视，投入不少警力专
案侦查，可完全没有摸到凶手的影子，只因
柯金福和波叔在犯案后便已连夜逃窜到了
临沂市。公安局在侦查中，了解到近两年
由于大蒜生产经营业务做大，韩蕾树敌颇
多，于是给出的初步结论是将此案定性为
业务纠纷所导致的仇杀。

这个结论却让病床上的韩劲难以置
信。作为老刑警的直觉在跳动——那枚手
榴弹隐约是冲着他来的！可有什么证据
呢？他一时半会也还摸不着头绪，只能先
将这颗怀疑的种子埋进心底。

而已返回江南市的韩小倩，此时尚未知
悉母亲意外离世的噩耗。一想到这点，韩劲
在为丧妻失妹伤心的同时，还愁苦着不知该
怎么面对韩小倩：“我年轻的女儿，如何承受
得了突然永远失去了母亲的悲痛啊？”

再说韩小倩，年初一那日告别亲人后，
一个人坐完汽车再转火车，一路颠簸着奔
往她的心之所向处，终于在年初二傍晚顺
利回到了江南市。在这返程中，她始终忐

忑不安，心里既有与龙涛明冰释前嫌重归
于好的热盼，又有于春节团圆之时离开双
亲的怅然若失，显得有些郁郁寡欢。

随着人流走出车厢，韩小倩脚上那双
半高跟的白色运动鞋轻巧地踏在站台的水
泥地上，鞋尖沾着些许辗转旅途的尘土。
深黑色棉裤的裤脚微微卷起。上身外裹纯
白色的羽绒服。一条大红丝巾松松地系在
颈间，随寒风轻轻飘动，衬得她肤色如玉。

她左手按着人造革挎包，右手拖着的
棕色行李箱轮子咕噜咕噜作响。乌黑的马
尾辫垂到腰际，随着步伐轻摇慢曳。刚走
出车站口，灯光骤然亮起洒落身上，勾勒出
她修长的身姿。过往行人不由多看了两眼
——这女孩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带着一
种鲜活的美丽风情。

“小倩，我在这里呀！”这时，一声熟悉
的呼唤穿过嘈杂的人群传至耳边。沿着声
音往前望去，韩小倩看到了于站台口处迎
风伫立，一手捧着一大束红玫瑰，另一只手
向她频频挥舞的龙涛明。他身上的藏蓝色
呢子大衣被晚风吹得微微鼓起，整个人挺
拔得像棵白杨树。

“龙哥！”乍见心上人，韩小倩脸露喜
色，立即小跑着迎了上去。

龙涛明考虑到还在过春节，为让司机小
张多陪陪家人，他便自己开了车来接韩小
倩。上车后，两人一番商量，决定先去江南
市鼎鼎有名的“肥佬土猪店”好好吃一顿。

江南市盛产芭蕉和香蕉。农民总是把
蕉树磨成碎粉，加上谷糠调成猪食，每天给
猪喂养。养足一年多后，猪便长得龙精虎
猛，健壮结实。这家“肥佬土猪店”就是专
门用此种猪做成餐肴的，因皮脆肉滑、浓香
可口且风味独特而广受欢迎。

店内灯泡上积着层油垢，却也照得每
张桌子都亮堂堂的。待各自吃了几口香猪
肉，龙涛明拿筷子头敲了敲搪瓷盘子，逗韩

小倩说：“你知道吧，这儿的猪吃香蕉树长
大的！”引得韩小倩噗嗤地笑了起来。

俗话说深爱的情侣，一日不见如隔三
秋。韩小倩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心上人，似
有一种比生命还宝贵的东西失而复得之
感。而在龙涛明眼里，韩小倩堪比戏文所
描写的孟姜女和祝英台那般纯洁真挚。

四目相对之间，互相纠缠的视线清晰
传递着他们浓烈的爱情电波。两人一时忘
记了周围的一切，情难自禁地紧紧搂抱在
一起，并将自己的初吻都献给了对方。过
了好一会儿，他们才结束了这甜蜜的时刻。

买完单后走出店外，龙涛明欲先送韩小
倩回家。但韩小倩意犹未尽，撒娇地对他
说：“龙哥，我们相识这么久，你都还没陪我
看过电影哩。我想和你看一场电影，好吗？”

龙涛明想想也确是这样，不免油然生出
一股愧疚感，于是满口答应：“我的好小倩，今
晚就补偿给你。”韩小倩开心地在他脸上亲了
一口，接着建议：“马丽同我说过，新半岛酒
店顶层有专门看电影的包厢，既豪华又私
密，体验感好极了！我们不如也去那儿看？”

虽然龙涛明在华中大学读的是农机专
业，但他酷爱文学，不仅阅遍了古今中外名
著，更是个不折不扣的电影迷。学校门口的
新华电影院，每逢新片上映，总能看到他徘
徊的身影。只是学生时代囊中羞涩，常常只
能望着贴在电影院外的海报，失落无奈。

后来文学沙龙的一位同学告诉龙涛
明，电影院征集影评文章，一经采登在门口
宣传栏就能得到两部电影的赠票。为了多
看电影，他自此开始卖力写影评，常常给电
影院投稿。大学四年间，他几乎免费看遍
了所有上映的电影，让不少同学羡慕不
已。这段“电影迷”的快乐生活，至今想来
仍让他会心一笑。

工作后，全心扑在繁忙公务上，龙涛明
便丢掉了看电影这类休闲娱乐。这些年，他

都已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个“电影迷”。直到
今晚，韩小倩提议去看电影，那些沉睡的记
忆突然苏醒。看着眼前笑靥如花的女孩，他
不禁觉得，在这美好的夜晚，和心爱的人一
起看场电影，实在是再幸福不过的事。于
是，欣然载着韩小倩，来到了新半岛酒店。

当这对兴致冲冲的情侣步出酒店第39
层的电梯，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纸醉
金迷的景象。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玻璃
橱窗里贴满了性感女星的海报，同时动作
片大咖激斗场面的剧照在彩灯照射下也格
外吸引眼球。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管理人
员上前来迎接，压低声音问了句：“先生，需
要陪看小姐吗？”龙涛明连忙摇头摆手，脸
上闪过一丝不自在。

恰逢此际，市政府的邵副秘书长神色
匆匆地从里头走出来。龙涛明略感惊讶，
叫住他：“邵秘书长新年好！你也来看电
影？”邵副秘书长先是一愣，随即叹道：“唉，
劳碌命呐！我哪有这个闲情逸致啊。”龙涛
明又问：“陪老板来的？”邵副秘书长意味深
长地笑了笑，答非所问：“你们玩吧，我得回
去赶材料了。”说完就快步离开了。

询问价目后，龙涛明和韩小倩有点心
痛地花了钱，并在管理人员的指引下进到
一个双人包厢。包厢里，从装饰、摆设到各
式物件，奢靡程度大大超出了他俩的预期。

只见南面近 30 平方米的大屏幕，正播
放着香港歌星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
些》。一张双人按摩躺椅正对着屏幕，供客
人舒服地边按摩边观影。东西两边分别是
装修考究的沐浴室和卫生间，北边则是茶
酒吧台区。水晶玻璃地板在可调控变换成
不同情调的彩灯下流光溢彩。龙涛明心
想，怪不得收费这么高。

“两位想叹什么娱乐项目？”服务员恭
敬地问道，一边为他们倒上热茶。

韩小倩望向龙涛明，龙涛明点头示意

她决定。“我们看电影。”韩小倩礼貌地同服
务员说。

服务员点点头：“是港台的还是内地
的？”

“港台的吧。”韩小倩想了想才答。
“现在港台最火的电影是《赌圣》《跛

豪》《倩女幽魂》……”服务员殷勤推荐。
听到《倩女幽魂》时，龙涛明皱了皱眉，

觉得与韩小倩名字重叠不吉利，开口打断：
“就看《赌圣》吧。”

调出《赌圣》这部片子，并向他们交待
了播放的操作，服务员就识趣地躬身出去，
关上了包厢门。

龙涛明和韩小倩调试好自动按摩椅，
准备开始观影时，忽地从隔壁包厢传来一
阵阵暧昧的男女喊叫声：“寒雪，我爱你！”

“启春，我爱死你！”
龙涛明警觉地循声找去，发现两间包厢

之间有一扇连通的隔门。此门不知什么原
因，留出了一道缝隙。他下意识推开一些，
顿时僵在了原地——原来竟是他的两位熟
人，梁启春和寒雪在这里鬼混。跟在他身后
的韩小倩，也凑了上来，看到了这一幕。

被眼前所见震怒到全身发抖，龙涛明
用力扯上那道门，并从牙缝里蹦出三个字：

“不要脸！”而韩小倩此时想到的却是，寒雪
这位情敌再也不足为惧了。她也明白到，
之前确实是自己误会了龙涛明。

一把抱住颤动着的龙涛明，韩小倩踮起
脚跟，在他耳边轻声地说：“龙哥，不看电影
了，我们走吧。”龙涛明重重地点点头。扫兴
至极的两人就匆匆离开了新半岛酒店。

市区里烟花爆竹声接连不绝。龙涛明
一路闷头疾驰，送韩小倩回到市公安局大
院后，独自回了宿舍。

拉亮宿舍灯，他心烦意乱地走到南墙
边打开窗户，夜风夹杂着硝烟味扑面而
来。楼下南公园错落有致的一排排树木，
挂满了红灯笼，隐约可见游人如织。

刚才意外目睹曾经的初恋与别人偷情，
令龙涛明的心情有些糟糕。但他绝对想不
到，就在楼下南公园里，有一位坐在石凳上
的女子正痴痴地望着他的窗口，眼中闪烁着
深沉的爱意——没错，她正是心心念念走火
入魔般单相思着龙涛明的黄丽丽。

在中山市孙文纪念公园内
的龙柏山顶平台上，矗立着一座
气势宏伟的孙中山铜像。铜像
呈站姿，居高望远，俯瞰全城，观
之令人油然而生崇敬之情。

一位伟大的先行者
披荆斩棘，风雨兼程
引领着一条东方巨龙
从黑夜走向黎明……

他是带路人
在前行中猝然倒下
而在人们心中
他永远站立着
作为一种信仰
增加一座山的巍峨
他是故乡的一座山
高于山岭
高入云端

仿佛从远方归来
一路风尘仆仆，衣袂飘展
也许是太劳累了
他扶杖伫立，凝目远望
在他身后
省略了太多的曲折与坎坷
以及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
而省略不去的
是那一缕魂牵梦萦的乡愁

他默默地凝望故乡
眼前闪现出百年前的那道曙光
一个个熟识的身影从曙光中走来
从淇澳古道到水乡阡陌
从青砖大屋到长街窄巷……
他们神态坚定，步履铿锵
高擎着焚毁旧世界的火把
迎着真理的召唤走来——
他们在火光中走着走着
有的走进了史册
有的走向湮灭……
而都在他的凝望中归来
站成满山的苍松翠柏
挺拔而庄严

他静静地凝望故乡
没有惊动一片彩云
站灭满山的柏松翠相
挺拔而庄严
他静静地凝望故乡
没有惊动一片彩云
枝头的鸟儿吟诵一串串颂歌
也不管他爱听不爱听
阳光给他披一层金彩
却不知他自带光芒，风采照人
只有五桂山的清风最知时节
快递来一阵阵鲜香的花讯……

人们沿着山势拾级而上
以仰视的姿态，致敬一代伟人
还有那么多人，从远方纷至沓来
只为一次从心灵出发的修行
他站在高处，站成故乡的背景
大爱浇灌的土地
有他强大的精神加持
他爱祖国爱得轰轰烈烈
是因为他爱故乡爱得无比深沉

孙文莲
四颗小小的莲子，
伴随着先生的心愿，
从一个叫香山的地方出发，
漂洋过海，穿越云流雾浪，
在那樱花盛开的国度，
去赴一场铭心之约：
从一双手到另一双手，
跨越百年沧桑，擦亮现世良缘。
这一刻，没有怨恨，
只有暖暖的爱意在心中流荡。

结满乡愁的莲子，
从先生故园的荷塘踏波而来，
家国的阳光烙印着黄褐色泽，
五桂山的风雨锤炼出玉润珠圆，
月光如水，凝结成冰清玉洁的内心，
露珠入梦，点点滴滴淡然而清长……
这一粒一粒岁月咳出的种子，
是莲花经过修炼的言词，
合着唐诗宋词的韵脚，
倾诉着比歧江河悠长的思念。
异国他乡的梦境里，
有暗香，随月光浮荡。

一场心灵与信念的坚守，
一段漫长而寂寞的等待，
等待风，等待雨，
等待生命的奇迹将岁月点亮。
当先生的背影渐行渐远，
有一颗莲子却不敢老去，
要和阳光一起生根发芽，
迎着春风迸放一瓣心香。

终于，藏在枯竭里的春天绝处逢生，
田田荷叶，托举着朵朵隔世的香艳，
一粒即将熄灭的激情，
点染出一个莲花的江南。
而先生是人世间唯一的那朵莲，
纯净仁爱的初心以莲花的方式绽放，
就算往事早已随风飘远，
也要重放一缕清香温存人间……

注：孙中山先生与荷花之间有着
一段不同寻常的故事。1918 年 6 月
孙中山先生为感谢资助其革命的日
本友人田中隆先生，特地从故乡带去
四颗莲子及手书“至诚感神”相赠。

“四颗莲子”在孙中山先生心目中代
表了友谊之情，象征着品德操守的高
洁，彰显着个人内心的纯真和圣洁，
喻示着中国革命胜利与世界和平的
未来。田中隆先生病逝后，他的后人
将这四颗莲子交给植物学家进行栽
培，结果一颗发出新芽，于是就取其
名为“孙文莲”。

他静静地凝望故乡（外一首）

——写在孙中山逝世 100周年纪念之际
■ 黎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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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冬天生秋天走的
他用九旬把四季过滤了一遍
他喜欢摘一朵大红的花
把春天插在自行车把上穿街

过巷

如果说春天的父亲是张扬的
夏天的父亲则是含蓄内敛的
他喜欢骑着那辆驮过春天的

老式自行车
把自己停泊在故乡的码头
看潮起潮落

秋天，父亲在萧索的季风中

把我们不曾参与的四季
在老家门口的躺椅上淘洗
那些被反复筛选过的故事
在父亲沉默的目光中出走

没有雪花的冬天
父亲回到自己带来的季节
把来时的路圈进花格围脖里
套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打点行装，把自己送往不
再折返的秋天

父亲的四季
■ 李嘉燕

春日 阿桓 摄

清明时节的茂名总在烟雨里浸着。晨起
推窗，庭院里那株龙眼树已然褪去了前日里
焦灼的暑气，满树细碎的小黄花浸在冷雾里，
像撒了把碎金子似的。枝桠间浮动着潮润的
甜香，引得蜜蜂们撞破了雨帘，在花间酿出嗡
嗡的韵脚。

这株冠如华盖的老树，是祖父年轻时亲
手栽下的。父亲曾说起当年栽树的旧事：上
世纪 90 年代还过着“吃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祖父硬是省下半月口粮，徒步三十里换来这
株树苗。“龙眼结果要七年，那时咱们家定能
熬出头了。”祖父把树苗栽在祖屋天井时，泥
墙上还贴着褪色的春联。后来老屋拆建，独
独这棵树被父亲移栽到新居庭院，根须里裹
着几代人的念想。

去年岁寒潮来得凶，树干裂开半尺长的
伤口，树皮翻卷着露出灰白的骨。父亲学着
祖父生前的手法，用桐油调石灰细细修补。
清明前夜给祖父上香时，忽见月光在树皮补
丁上洇出银亮的水痕，恍惚竟像是老人含笑
的眼睛。今春新发的枝条格外葳蕤，嫩叶卷
着金边，仿佛要把积攒的岁月都绽成花。

细看那花竟是极精巧的。五瓣鹅黄托着
绒绒的蕊，像细碎的珍珠缀在青铜枝上。最
妙是雨后初霁时，千万朵花苞都擎着水珠，风
过处便簌簌地落，在青石板上铺出星星点点
的银河。母亲总不许扫这花毯，说这是老树
在给地下的亲人写信。我偶尔踏过落英，鞋
底沾了蜜似的甜香，倒像是踩着了祖父藏在
年画后的麦芽糖。

记得父亲出车祸那年，台风把树刮得只
剩半截残枝。他躺在病房里还惦记：“龙眼树
最经得起风雨，断了的枝子会发新芽。”果然
开春便从伤口处爆出嫩绿，如今那疤痕早被
新皮裹成了遒劲的树瘤。昨夜雨疏风骤，今
晨却见满树黄花愈发精神，细密的花丝在雨
里舒展，倒比晴日里更添三分清气。

蜜蜂们最知时节，天未透亮就围着树冠
打转。看那金黄的工蜂钻进花心，后腿渐渐
鼓成两粒蜜囊，忽想起祖父说蜜蜂采蜜时都
在唱歌。此刻千千万万的振翅声叠成潮涌，
和着檐角铜铃，竟真谱出支古老的岭南谣
曲。有胆大的蜂儿落在我袖口，绒毛上沾着
花粉，像是捎来某个清明时节的口信。

母亲在树下摆了供桌。青团艾饺旁供着
新摘的龙眼花，说是让先人尝尝春信。香烟
袅袅升起时，忽然有朵小花飘落茶盏，在澄黄
的茶汤里悠悠打转。二十年前祖父抱着我，
教我认花时的情形蓦地浮现：也是这般雨天，
老人枯瘦的手指拂过花枝，“小妹你看，龙眼
花像不像小灯笼？夜里能给迷路的魂魄照个
亮。”

暮色渐浓时，雨脚忽然收住。晚风掠过
树梢，带落的花瓣乘着气流盘旋，恍若万千金
箔在暮色里翩跹。邻居家的孩子举着风车跑
过，惊起几只白鹡鸰，翅膀拍碎的花雨纷纷扬
扬，竟比爆竹炸开的红纸屑更热闹三分。忽
觉衣袖微沉，原是朵完整的龙眼花朵跌进臂
弯，五瓣完整，花托处还凝着晨露。

夜深人静时，满树黄花仍在暗中荧荧。
月光给庭院铺上银纱，花影在纱上绣出流动
的暗纹。忽听得极轻的“啪”的一声，又有数
朵离枝，乘着气流飞过墙头，向着远方黛色的
山峦去了。想来明日扫墓路上，该能在祖坟
四周见到这些金色的小信使——它们总是认
得回家路的。

满树星子落清明
■ 黄海婷

刚过完春分，马上就到清明了。
岭南的湿雨季刚过完，正值万物

回春。今年的迎春花开得有些迟，但
还像去年一样漂亮。我想今年去看你
的时候，应该也能见到不少。

曾经我也并不知道那就是迎春
花，你也不懂得多少花的正经名字，干
脆统一称它们为野花了。野花也罢，
开得好看就行。有了花，春才真正到
人间。如果说雨水和雷声是春的前奏
曲，那么花儿才是春的主调。春天时
开的花自带一股浓厚的忧愁和低落，
与雨很适配。

我今年已经成年了，是个大人了。
可大家也还只是把我当小孩子看。可时
间不会等你成为有能力肩负责任的时候
再将使命交给你，我已然知晓肩上担当
的万般的责任。而你未亲眼见到的这场
五年的成长之旅，也让我变得更怀念过
去。适逢清明前后，我又想起你来。

这几天家里人都在准备祭祖的东
西了，不过我还在备战考试，恐怕没空
亲自为你清理墓冢，但我想外婆会弄
妥的。不过，祭祖那天我一定会去看
你的。只是不知这遥远的地下是否也
得到了春天的拥抱，获得温暖？我记
得你说过你不喜欢冷的地方。可也没
有办法，世有四时，人间冷暖乃不是我
一个尘世人可以定度。只愿那古朴高
大的榆木能多给你些庇护，就像你庇
佑我长大一样。

五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
短，但刚能够把一个人的样子模糊
掉。我已经后悔当初没有跟你合过一
张照。后悔并不能改变什么，我只愿
你能来一次我梦中，好让我再看看你
那张慈祥和蔼的面庞。我还记得十几
年前送别我去上学的那张皱巴巴的
脸，自那之后我心中也埋下了对岁月
流逝和死亡的恐惧。

我曾童言无忌地问：“太姥姥，人

死后会去哪里呢？”
你笑而不语，那张满是皱纹的脸

抬头看了看蔚蓝的天空，皱纹深处埋
藏的你这一生的欢乐和痛苦同时向天
穹凝望着。久久你才拉起我的小手，
说道：“走，我们去看看荔枝开花了没
有……”

那年的荔枝真是开得好极了，每
一枝头都挂满了密密麻麻的团团簇簇
的小黄花，远远看过去就像是拿黄色
的粉笔随意点上去的一样。一阵春风
吹过来，携着荔枝花的金黄色，把天空
都染上了无尽的生机……

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看过开得
那样好的荔枝花了。我对你的思念几
乎从没有说出口过。在你生前我总是
缠着要去看你。但在你离去后，我几
乎没有再念过你的名字。只是我到清
明时节才回想起关于你太多太多的
事。这些堆积在记忆深处的画面，就
好像你以前不断积攒起的废物堆一
样。在时光里被雪藏起来，直到春雨
季才拿出来与思念卖个好价钱。

我已经许久没听过我母亲喊你奶
奶了，这声遥远的呼唤正是贯穿我的童
年的印记。然而却又在我即将长大成
人的时候戛然而止。亲人的离世，恐怕
一时之间被镇定掩饰，但会在春雨来临
时如散不去的阴云一样密布在心头。

听外婆说今年的荔枝花开得很
密。她老人家给我传了一张院子里的
那棵荔枝树的照片，花果真是开得好
极了。今年的花开得犹如十几年前的
那次一样，重重叠叠的荔枝花压弯了
枝头，像梦幻一般。我已经能想象得
到仲夏时火红的荔枝熟透半边天的场
景了。自五年前你离开我们后，你一
次都没有来过我梦里。我已经听了半
个春天的雨水，却无比怀念你的声音。

今天花开正好，可否来我梦中看
看我呢？

荔枝花开时，你要来看我
■ 程伟聪


